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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兒，妳真的一點東西也不吃嗎，已經餓了一天了，不要和上次一樣饞嘴貓一樣溜到廚房偷吃，差點被媽當賊給抓起來了。要不，我這會去給妳做點，嗯，我想想，廚房的水池裡還有一條大鯉魚，不如就做妳最喜歡吃的紅燒鯉魚。」



黃剛把身邊的嬌妻樓在懷裡說道，她明顯有些意動了，很可愛的舔了舔嘴唇。



看到妻子的表現，黃剛知道，只要再加上一把勁，就一定能哄她乖乖的吃飯，他可不想餓壞了自己的老婆。



「才不要，女人每年都要餓上兩天，清一清腸胃，以後才會更漂亮，去年我好好的計劃都被你這個壞蛋破壞掉了，在廚房裡放了那麼多好吃的東西，香味都傳到臥室裡來了，要不然，要不然冰兒怎麼會半夜裡忍不住去廚房。你是不是不喜歡冰兒了，想讓冰兒早點變成黃臉婆。」



被老婆這麼一頂大帽子扣在頭上，黃剛這個堂堂七尺男兒也只好認栽了。



「是我不好還不行嗎，我們冰兒就算再過一百年也不會變成黃臉婆，永遠都和現在一樣漂亮，為夫還沒看夠呢。不過，我已經在微波爐裡放上了今晚剛買的半隻燒雞，還有牛奶，今晚可不要和去年一樣弄出大動靜來。」



黃剛感到自己又被狠狠的擰了一把，自從娶了冰兒以後，他腰部的肉就開始了它們的苦難生活。



柳若冰吃吃的笑了幾聲：「冰兒今天晚上是要偷吃，不過，可不是在廚房。」



黃剛感到懷裡的妻子身子慢慢的向下縮去，被子漸漸高高的隆起，隨即自己下面的分身便被一個溫潤的腔體包裹住，忽然受到這樣的刺激，下面的小黃剛迅速的挺了起來。



「啊！」



妻子明顯低估了小黃剛的敏感程度，連忙把小黃剛吐了出來：「你這個色狼，大色狼，都捅到人家喉嚨裡去了。」



還沒來得及辯駁，黃剛就感覺自己小兄弟的頂端碰到了個滑滑的東西，這個小妖精，她居然在舔，小黃剛受到這種刺激，差點就忍不住要將生命的精華全部都噴到妻子臉上。



幾分鐘後，妻子又回到了自己懷裡。



「你這個色狼，一下子餵了人家那麼多，今天又白餓了，壞死了。 」



剛剛發洩完的男人總會有一點疲倦，黃剛有點哭笑不得的看著妻子，輕輕的幫她拭去嘴邊殘留的白色液體。



「是妳自己要，妳這個小妖精……」



黃剛說道一半便停了下來，他明顯感到自己腰間的肉又開始受苦了。



「誰是小妖精，你們單位的林娜才是小妖精，整天把你迷的團團轉。」



「冤枉，我對冰兒之心天地可表，哪裡來的妖精也比不上家裡的冰兒。再說了，妳和林娜不是挺談的來的嗎，上個星期妳們兩個還一起去ｓｈｏｐｐｉｎｇ了，怎麼今天又吃起她的醋了。」黃剛覺得自己現在簡直比竇娥還冤。



「哼，算你老實，那我問你，上個星期那兩個小妖精怎麼樣？」



「上個星期我就在警局，哪裡都沒去，警局裡除了林娜，剩下的都能做我阿姨了，哪裡會有什麼小妖精。」



「真的沒有嗎，我是說送過來給你解剖的那兩個，冰兒可是聽說她們長得很漂亮。」



「妳是說那兩個被槍殺的女人，她倆是我和林娜一起解剖的。當時警局的人都很奇怪，按理說一個人總會有求生的意識，就算明知道會死也會拚命的反抗。可是兩個女人，雖然是被反綁著的，卻一點也找不到反抗的痕跡，就好像站在那裡心甘情願被人槍殺的，那個叫簡佳的居然中了三槍，太慘了。直到後來小李從網上找到了她們被槍殺的錄影，我們才知道原來這是一群ＳＮＵＦＦ愛好者組織的活動，真是難以相信，這樣年輕居然會想不開。解剖了一半的屍體也只好不了了之，直接送到了殯儀館。」



「不要顧左右而言它，以為冰兒好哄，我是問她們兩個到底漂亮不，你這個色狼，把人家女人衣服都給扒光了，現在又貓哭耗子說人家死的慘。我聽林娜說，你把人家腸子拿出來的時候眼睛就盯住人家女人的地方看，連放錯了地方都不知道。還有，你內褲上的那些東西是從哪裡來的，還背著我偷偷的藏起來。你平時和冰兒做的時候也沒那麼激動，居然見到死女人的那個地方居然會那麼不爭氣，還像個處男，別人要是不知道還以為是冰兒滿足不了你這個色狼。」



黃剛這下算是徹底沒了脾氣，沒想到林娜這個妮子居然這些東西都和若冰說，明天到辦公室一定饒不了她。不過還是過了眼前這關才好，妻子現在瞪著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看著自己，黃剛覺得自己簡直罪無可赦。



「冰兒，是我不好，妳就饒過為夫這一次吧。」



黃剛平時在單位也是個很機靈的小伙子，可每次到了妻子面前嘴就會變的很拙，比如現在，他就覺得只有這句話是最合適的，那些說的很順口的調皮話全被他忘到了九霄雲外。



看到丈夫現在一副犯了錯孩子的樣子，柳若冰不禁「噗」的一聲笑出來，眼眶裡打轉的眼淚也被她笑了出來。



「只是逗你玩的，你老婆我怎麼會去吃死人的醋，你這個又笨又蠢的色狼，真不知道當初是怎麼樣看上你的。」



說著在丈夫的懷裡用力扭了扭，胸前兩顆柔軟的東西讓黃剛心猿意馬起來，她的小手更是探下去抓住了下面軟軟的小黃剛。



「真是個色狼，又開始硬起來了。」



說著用指甲順勢在小黃剛頭上輕輕的劃了下，小黃剛立刻昂首挺胸的表示抗議。



「冰兒，別鬧了。」黃剛知道再被她這樣玩下去，恐怕自己又要繳械了。



「哪你說，到底是冰兒漂亮，還是那個簡佳漂亮。」



「當然是冰兒了。」



「算你識相，冰兒聽說那個簡佳被送來的時候尿都被打出來了，林娜說檢測了下，居然裡面還混合有女人的愛液。這女人太奇怪了，被槍殺居然也會達到高潮。」



這些事黃剛怎麼會不知道，他就是在給那個簡佳褪去牛仔褲的時候一時沒忍住才把罪證留在內褲上的，不過這些實在是現在不大好說出口。



「你怎麼不說話，是不是又在想什麼壞事情。」



「嗯，我也在想是怎麼回事，遺尿是很正常的。可是……」



「你少來，肯定又再想那個漂亮的女屍了，算了，誰讓我喜歡上你這個色狼呢。你倒是說說，如果，放在解剖台上是冰兒，你這個色狼會不會也興奮的噴出來。」柳若冰瞪著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看著丈夫。



「冰兒，這種話不要亂說，我的冰兒肯定長命百歲。」黃剛趕忙摀住妻子的嘴。



「不如現在冰兒就裝次屍體，讓你這個色狼得償所願。」柳若冰調皮的朝丈夫眨了眨眼。



「這次可是認真的，要活到一百歲，都老掉牙了，醜也醜死了，冰兒現在就是死人了，一個死了的女人，放在解剖台上，這個是你的刀子。」



黃剛的手裡被塞進了一個硬硬的東西，這不是冰兒的髮夾嗎？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她取下來的。



「我來試試你這個色狼會不會有反應。」



柳若冰從丈夫的懷裡鑽了出來，穿著睡衣煞有介事的直挺挺躺在床上。



「冰兒」沒反應。



「若冰」還是沒反應。



「小妖精」



黃剛看到妻子長長的睫毛明顯的動了動，小嘴很不滿的嘟了一下，雖然動作很小，可還是瞞不過黃剛的眼睛。



她還真的裝起死屍來了，黃剛乾脆將薄薄的被子掀掉，仔細的檢查起這具「死屍」來。



不過依照黃剛多年法醫的經驗，他馬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具「屍體」明顯還在活著嘛。



柳若冰雖然很努力的讓自己看起來更像一點，可她迷人的胸脯還是由於激動不住的上下起伏，透過睡衣甚至可以看到她胸前的兩顆凸起的蓓蕾。



突然間離開了溫暖被子的保護，她裸露在外面大片白嫩的肌膚立刻起了一層細細的雞皮疙瘩，手指也不由自主的動了幾下。



她兩隻迷人的小腳丫緊緊的繃著，似乎覺得這樣才能更像一具屍體，殊不知哪裡會有一個死人是這樣的。



看到妻子這個樣子，黃剛覺得自己重振夫綱的時候到了。



他首先把自己的鹹豬手放到了妻子胸前的兩個凸起上，在上面狠狠的捏了幾把。



「首先，要檢查下屍體有沒有心跳，嗯，女屍已經沒有心跳了。」



黃剛看到妻子的嘴角明顯撇了下，黃剛知道這個小妖精肯定是在說：色狼，摸人家咪咪居然也找出一番說辭來。



「奇怪，怎麼女屍的乳頭又硬起來了，是不是還沒死透。看來還要做更仔細的檢查。」黃剛捏住了妻子可愛的腳丫，上下活動了下。



「已經有了僵硬的感覺了，不過還需要繼續檢查。」



他非常促狹的在妻子腳心劃了幾下，卻見這具「屍體」很不自然的扭動起來，精緻的五官也微微的有些移動，不過她倒是挺敬業的，沒有像往常一樣「咯咯」的笑出聲來。



「現在要檢查『女屍』的私處了」



黃剛順著妻子修長的大腿摸了上去，一路上除去了睡衣的阻隔，讓妻子的下半身完全暴露在自己目光下。



柳若冰也感覺到了這種狀況，呼吸急促了起來。



「女性的陰道比較短，死亡之後一般會有失禁的情況出現，我來看看這具『女屍』，這下奇怪哦了，這裡已經有點濕了，不過還是不像是失禁了，難道是我錯了，這具『女屍』真的還沒死透。」



黃剛不經意的抬起頭，看到妻子的小臉已經憋得通紅。



她不會聽了這話真的尿出來了吧，那樣我明天恐怕就要起早洗床單了，不過幸好，這種可怕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現在還要檢查下死者的陰道。」



黃剛又將中指插進了妻子陰道中，在這之前還在她最敏感的小豆豆上按了幾下。



「『女屍』的陰道一般很鬆弛，這具『女屍』怎麼這裡還緊緊的。」



手指隨後在妻子私處抽動了幾下，「裡面還滑滑的，明顯還沒死透，趕快打１２０，應該送醫院裡的東西怎麼會送到我這裡。」



黃剛還想再打趣這具美麗的『屍體』幾句，卻感覺到自己的手指被妻子的下身緊緊的夾住，那具『屍體』也繃緊了微微向上彎曲，『屍身』開始不停的哆嗦，隨後一股清亮的液體順著自己的手指流了下來。



沒想到妻子今天晚上會這樣敏感，自己只不過想惡作劇下，居然把她送上了高潮。



「嗯，這具『屍體』剛才只是假死，現在出現了『失禁』的情況才是真的死掉了，再怎麼救也活不了。」



黃剛俯下身子湊到還在喘息著的妻子耳邊輕輕的說道。



「你這個色狼」，這是柳若冰緩過氣來說的第一句話。



「居然把冰兒作弄成那個樣子，還有，你以前就是這樣驗屍的嗎，色狼，看我怎麼對付你下面的那根壞東西。」一把抓住了黃剛下面已經堅硬似鐵的兄弟，開始像往常一樣熟練的套弄。



「冰兒，不要再弄了，再這樣為夫就要忍不住奸屍了。」



「差點把正事給忘了，你這個法醫還沒有解剖屍體。咦，你的解剖刀哪裡去了，做法醫的居然連到都丟了」



柳若冰光著身子從床上找到了『解剖刀』塞進了丈夫手裡。



「冰兒，先『奸屍』好不好，為夫快忍不住了。」



黃剛已經被妻子勾起了一肚子火，這時確實只想把眼前的嬌妻按在身下好好的疼愛一番。



「不行，一定要先解剖，屍體解剖完了，冰兒就讓你『奸屍』你不是一向工作很積極嗎？上次去雲南就把冰兒一個扔在家裡兩個多星期。」



「冤枉啊，我不是每天都打電話向老婆你匯報工作嗎？後來我們領導發誓決不讓我出差了，說我電話都能把警局給打得揭不開鍋來。」



黃剛還想再說下去，卻見妻子已經一動不動的躺在床上，悄悄的向自己眨眼睛，示意快點開始。



這個小妖精身上什麼都沒有穿，用這種任人採摘姿勢躺在床上，偏偏是能看不能吃，黃剛感覺下面的小兄弟已經開始強烈抗議起來，他決定糊弄下妻子好哄她幫自己解決下最迫切的生理問題。



於是黃剛毫不客氣的跨坐在妻子身上，從柳若冰的角度看過去正好可以看到他昂首挺胸的小兄弟正懸在自己私處的上方，她暗罵聲色狼。



「先檢查下，死者的陰部」



這個色狼居然用那個壞東西在自己私處磨了磨，柳若冰身體馬上誠實的起了反應，渾身上下燥熱起來，黃剛也明顯感到了妻子的變化，暗自以為自己詭計得逞。



「看來這裡才是『女屍』最敏感的地方，按照解剖學最新的理論，應該從這裡下刀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黃剛小心的將『解剖刀』插入妻子陰道，他感到妻子的陰道因為異物的插入輕微收縮起來。



「只要從這裡往上挑，剖開死者的恥骨，死者的內臟就會完全暴露在法醫的面前了。」



「不要！」柳若冰大叫道。



「你這個色狼，會把冰兒哪裡弄壞掉的，你還想不想『奸屍』了，冰兒今天晚上不和你做了。」



黃剛只是想和妻子開下玩笑，沒想道她會有如此大的反應，忙俯下身去吻住她的香唇，不出他的意料，自己這位小嬌妻只是象徵性的反抗了下便徹底的淪陷了，開始努力的迎合起自己的動作，那一點小小的不滿也煙消雲散了。



「剛才，只是開了個小小的玩笑，現在開始正式工作了。」



黃剛吻了吻妻子的額頭，把那手術刀的右手放在妻子美的讓人窒息的鎖骨下面。



「按照正規的方法，要從『女屍』這裡劃下去」



髮夾在妻子錦緞般細膩的皮膚上劃過，他不禁有點心猿意馬起來，手背很不老實的碰到妻子乳房上，這對飽滿的乳房是妻子的驕傲，若冰一向對它們愛護有加，就算平躺在這裡，它們看起來依然十分可觀，黃剛另一隻手已經很不客氣的攀上了妻子另一隻乳房。



「在這裡劃上一個Ｖ字形的口子，然後繼續向下。」



他手中的髮夾已經接觸到妻子白嫩的肚皮，柔軟的小腹在髮夾的壓力下微微下陷，柳若冰雪白的肚皮在這種刺激下不停的顫抖，髮夾輕輕地劃過妻子性感的小肚臍，黃剛聽到身下的女人開始呻吟起來。



「繼續向下，一直切到冰兒美麗入口的上方，我已經把『女屍』的身體完全打開了。」



「嗯」黃剛聽到妻子有點像囈語。



「冰兒裡面的東西美不美，剛哥你喜歡嗎？」



「冰兒哪裡都漂亮，我愛還來不及呢！」



「和那個簡佳比起來怎麼樣？」



「她怎麼能和冰兒妳比，冰兒可是我的心肝寶貝。」



「這還差不多，你不是想『奸屍』嗎，快來吧，冰兒這具『屍體』已經等不及了。」



黃剛在妻子的胯下摸了一把，發現那裡早已氾濫成災，小黃剛馬上就要一頭扎進去，卻被一隻小手握住。



「答應我，如果冰兒一不小心死了，需要的話，你一定親手解剖冰兒。」



雖然妻子這個要求很荒誕，可現在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黃剛還是「嗯」的一聲表示答應了，小黃剛很順利達到了目的。



「啊」柳若冰的呻吟起來，不過還是努力壓制自己的聲音。



「冰兒儘管大聲叫出來吧，妳忘了，媽今天不在家，要等明天下午才能回來，剛哥喜歡聽『屍體』叫床。」



「嗯」身下的妻子大聲呻吟起來，黃剛家的大床也開始有節律的搖動起來……



「冰兒這具『屍體』，怎麼樣？。」



「嗯，夾的好緊，我快要忍不住了。」黃剛就要把作惡的東西抽出來，卻被妻子緊緊的抱住。



「你這人怎麼越活越膽小了，『屍體』又不會懷孕。」伴隨著一陣顫抖，整間屋子靜了下來。



今天晚上，冰兒恐怕真的沒有力氣爬起來吃自己為她準備的東西了，這是黃剛最後的想法了。



陰雨連綿的江南，晴朗的天空尤為可貴，黃剛還沒起床便感到了太陽的溫暖。



這種天氣，出去踏青是個不錯的選擇，黃剛心裡想，可是自己還要掙錢養家餬口，這個計劃只好被無限期的推遲了。



他吻了吻尚在裝睡的妻子，她幸福的笑了笑，示意丈夫有事快去辦，不要耽誤工作。



「冰兒，我早飯已經放在老地方了，可不要貪睡，睡的多了女人會長胖的。」黃剛已經收拾好準備出門了。



警局離黃岡家並不遠，黃剛乘１１路公交車也只要十幾分鐘就到了，他像往常一樣和看門的老張打了聲招呼，習慣性的領了份當天的報紙走進了法醫處的辦公室。



如他所料，林娜那個害人精已經在辦公室裡了，她一身的警服看起來倒是有點英姿颯爽的樣子。



可黃剛看到她氣就不打一處來。不動聲色的坐到對面位子上，給自己泡了杯茶。



「說，妳到底跟若冰說了些什麼。」



林娜抬起頭來，像看稀有動物一樣看著對面的同事，這位師哥（她和黃剛是同一所醫學院畢業的，黃剛要高兩屆，私下裡她一向這麼叫）一向脾氣很好，怎麼今天像吃了火藥似的：「我們只是聊了聊了女人的事情，怎麼這個師哥也要聽。」



「少跟我裝糊塗，那個簡佳和楊穎的事情，若冰怎麼會知道的。」



黃剛本來是不想讓妻子知道自己工作的事情，畢竟自己工作中遇到的東西很多是很恐怖的，他不想讓這些東西太多的驚嚇了妻子。



「冤枉，這些都是師嫂自己要問的，小妹只好一五一十的和她說了。而且平時跑上跑下的，為師哥你辦了不少事，報告都全是小妹寫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就是說了點實話，你就發這麼大的脾氣。不信，你可以回去問嫂子。」



說著偷偷的看了眼還在氣頭上的黃剛。林娜心裡的小算盤打得挺準的，算準了這位師哥不敢回去問柳若冰，這就叫死無對證。



果然，黃剛也拿她沒有辦法，只好色厲內荏的道：「這是第一次，下不為例。」



林娜又開始低頭寫她的報告，不時的偷偷的瞄上對面一眼，黃剛被她看的心裡發毛：「看什麼看，快寫妳的報告。」



「我是在看師哥臉上有沒添什麼東西，師哥小聲跟小妹說，昨天晚上是不是被嫂子罰下床了。」



「這個還輪不到妳操心。」黃剛板起了臉。



「不過上次師哥的樣子真的好色，也怪不得嫂子會生氣。聽說最近有個變態強姦殺人犯流竄到我們這裡來了，恐怕你最近又要有福了，不行，我要幫嫂子看緊點你，要是再像上次那樣，我一准向嫂子匯報。不過我聽嫂子說你本來就是個色狼，是不是現在很期待有漂亮的女屍送過來。」



「林娜妳給我站住，妳看我怎麼收拾妳。」林娜嬌笑著跑出辦公室，我去送報告了，你在這裡等著吧。



黃剛發現自從林娜這妮子搭上若冰這條線，越來越無法無天了，現在簡直騎到自己頭上來了。



幾年的法醫生涯中，見到的大部分都是很噁心讓人反胃的東西，放上很多天已經開始發臭的還好，最恐怖的是那些有已經出現巨人觀的，高度腐爛的，記得自己第一次沒有經驗，硬是沒帶手套把手浸到了屍液裡，整整惡臭了一個星期，幸虧當時自己想盡辦法把若冰支回了娘家，要不然……。



不過他也不得不承認，自從第一次解剖了一個叫可穎的漂亮女人之後，自己的確隱隱有些期盼，希望能再遇到這樣的屍體，像貓一樣，只要偷了一次腥，魚的味道就永遠留在它們的腦海裡。



今天其實也沒有什麼工作，黃剛把以前的資料整理了下，又看了會報紙，已經快到中午了，林娜也已經回到了他對面，在做一些在黃剛看來很無聊的事情。



辦公室裡難得的安靜下來，但是這種安靜很快被打破了，分局的小張慌慌張張的跑進來：「不好了，黃醫生，那個強姦殺人犯在我們轄區犯案了，死者是叫王梅，昨天晚上在家中被害的，聽說還是個女醫生。警局讓你和林娜趕快去現場驗屍。」



「啊，怎麼回事她！」這次輪到林娜驚叫了。



黃剛不禁有些不高興：「小張他整天慌慌張張的就算了，林娜你怎麼也跟他學。」



「死的是梅姐，她就住在我家不遠處，算是我們學姐了，在市裡最好的一家私人醫院坐診，她平時挺照顧我的，怎麼會就這樣死了，師哥，我們一定要抓住那個可惡的兇手，為梅姐報仇。」林娜臉上已經一臉悲憤。



黃剛這才想起自己其實也見過這個王梅的，在校友會上，長得很漂亮很有現代白領氣息的女性，可是當時他當時正值新婚，眼裡只有老婆，別的女人都被他自動忽略掉了，不過一向磨蹭不是他的風格。



「我們快點出發吧，早破案，妳梅姐在天之靈也早安心。」



「嗯」林娜邊收拾東西邊答道。



黃剛坐在警車上，不知為何心裡總是七上八下的，好似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拉下了，他越是努力去想就越想不起來。



「你不給嫂子打個電話，讓她在家小心點。」



林娜這提醒，黃剛這才想起來自己漏掉了什麼，忙撥通了妻子的手機，怎麼這麼長時間沒人接，黃剛心理不禁有些著急，終於通了，電話那邊卻傳來嘩的一聲水響。



「冰兒，妳在收拾廁所嗎，我不是昨天晚上才把廁所收拾過的嗎。」黃剛忙問道。



「不是，我是放點水而已。現在還沒到中午，你怎麼就打電話回來了。」柳若冰的聲音聽起來很虛弱。



「妳早飯還沒吃嗎？」



「嗯，已經說好餓兩天的，晚上我做好晚飯等你回來一起吃，不許回來晚，不然你老婆要陪你一起餓肚子的，我要掛了，你忙你的吧。」



「若冰別掛，我打電話是要和妳說件重要的事，最近附近來了個變態殺人犯，以姦殺女人為樂，轄區剛出了命案，我正在往那邊趕。家裡的門窗一定要鎖好，不要放陌生人進屋，這個傢伙以前冒充過水電工，而且證件齊全，根本辨別不出。



「知道了，冰兒又不是小孩子，怎麼會連這個都不知道。你們警察也真是，居然連一個殺人犯也抓不到，要老婆在家裡提心吊膽的過日子。我掛了，看樣子中午的電話也沒了，你這個傢伙，中午給我打個電話很委屈嗎，居然跟林娜那妮子說什麼給家裡的領導匯報工作，哼，以後你不用匯報了，滿意了吧。」



黃剛還想再說幾句，電話那邊傳來了嘟嘟的聲音，黃剛不由苦笑，看來今天晚上又要再回去哄哄老婆了，這時警車已經到了案發現場。讓黃剛沒有想到的是楊局長居然已經到了這裡，黃剛趕忙過去。



「小黃你總算來了，來快點，這可是個大案子呀，那個傢伙已經犯了幾十起案子了，可我們警界硬是到現在還沒有一點線索，公眾對此十分不滿。我們警察現在都躲著那些記者了，上次還有一個女記者剛採訪過這件事，當晚就被犯人給用同樣辦法給殺了，很多地方現在已經人人自危了，再破不了案，我們做警察的就沒臉再混了。」楊局長說到這裡不禁嘆了口氣。



「小黃，你是我們市最好的法醫了，這次一定要找出點線索來，就算弄清楚那個畜生東西有多大也行呀。」



黃剛感覺今天局長對自己異乎尋常的親熱，看來這個案子確實讓上面也感到壓力很大。



不過他向來辦事乾脆利落，不喜歡磨磨蹭蹭的，和局長寒暄了幾句就帶著林娜進了現場。



王梅還是單身，從家裡的陳設就可以看出她是個很懂生活的女性，家居充滿了古典韻味，不過這些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她現在已經赤身裸體的瞪大了雙眼躺在臥室裡，天鵝般的脖頸上纏著長長的絲襪，看起來很像是從她腿上褪下來的。



兩條大腿無力的張開著，露出女人最隱蔽的部位，下面還有一攤淡淡的水漬。



「看起來像是死於窒息，死前被罪犯性侵犯過。」林娜說道。



「很有道理，我們開始工作吧。」黃剛已經戴上了手套。



一個小時後，一份詳細的驗屍報告送到了局長的面前。



「小黃，真的一點線索都沒有嗎。」



「犯罪分子經驗豐富，有很強的反偵破意識，作案時帶著橡膠手套，侵犯受害者也帶著避孕套，防護措施很到位，我很奇怪他怎麼就連毛髮之類的東西也沒有留下。其他的，恐怕要到對受害者進行進一步解剖後才能有定論。」



黃剛等一群警察垂頭喪氣的回了警局，這個變態殺人狂太可惡了，警局裡的人都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剝了。



王梅的屍體已經被他倆解剖了，可任他們翻遍屍體的每個角落也找不到絲毫線索。



警局的氣氛很壓抑，就好像所有人都忽然啞了一樣，就連林娜這個整天嘻嘻哈哈的妮子也一個人坐在那裡和眼前的一張報告過不去。



在這個死氣沉沉的警局裡，每一個電話鈴聲都異常的刺耳，黃剛好半天才反應過來這個電話是打給自己的，是家裡的電話，冰兒一定是餓了，要我一定要按時回去陪她吃飯，她和母親一起吃就可以了嗎，幹嘛一定要等我，黃剛想到這裡臉上不禁露出了一絲久違的微笑。



「喂，冰兒。」



可電話那頭並沒有傳來冰兒的聲音，是母親的。



「冰兒，冰兒，她死了。」



黃剛的母親似乎已經悲傷的不知道說別的話了，一直重複這一句話，黃剛就這樣拿著聽筒，呆呆的聽了將近一分鐘，然後像發了瘋一樣跌跌撞撞的向外跑去，當林娜拿起電話的時候聽到的依然是那句「冰兒，冰兒，她死了。」



黃剛回到家裡，第一眼看到的是尚在客廳裡對著電話重複那句話的母親。



他衝進了臥室，發現妻子美麗的軀體已經沒有了頭顱，一絲不掛的趴在床上，屁股高高翹起，女人最隱秘的地方正對著臥室的門，她精緻的頭顱被兇手很隨意的放在屍體的旁邊。



臥室的電腦是開著，迴圈播放著冰兒被殺害照片：吊在空中不停掙扎的、嚥了氣的、無頭屍體倒吊在浴室裡放血的……



黃剛瘋狂的掛過去，想把妻子的頭顱裝回去，似乎這樣妻子還可以復活，就算她開口罵自己一句也行。



不過他這種瘋狂的行為被阻止了，隨後趕來的林娜從後面緊緊抱住他。



「黃醫生，你不能這樣做，保護好現場才能抓住兇手，冷靜、冷靜。」



林娜甚至覺得最後的冷靜不是說給哪位還處在瘋狂狀態的丈夫聽的，更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床上躺的那個就是上星期還和自己一起去Ｓｈｏｐｐｉｎｇ的嫂子，林娜有種想把那個罪犯碎屍萬段的衝動。



其他警察陸續到了案發現場，柳若冰香艷的裸屍被林娜用一塊白布小心的蓋住，黃剛也在被打了一針鎮定劑後縮在客廳的角落發呆，黃母在經歷了這一連串打擊後精力有些不繼，昏睡過去，被林娜安排在鄰居家。



現在大部分任務都落在了林娜頭上，她小心的把師嫂的屍體擺平，從她陰道、肛門還有口腔裡提取了樣本拿去化驗，指揮下面的警務人員將屋子裡所有的證據都收集起來，包括犯罪分子存在黃剛家電腦內照片。



林娜一直搞不明白，這個罪犯分子是如何打開師哥家電腦的，是嫂子在他威逼下說出來密碼的嗎？



更讓他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那些照片居然是用師哥家裡數碼相機拍攝的，林娜自認為自己不可能短時間內在師哥家裡找到這些東西。



兩個小時後，現場勘查工作基本已經告一個段落，偵緝課的王科長開始向局長匯報情況。



「死者柳若冰，黃醫生的妻子，死亡時間的下午一點到兩點之間。發現屍體的是黃醫生剛從外地探親回來的母親，時間是三點，黃家一向婆媳和睦，而且從時間上可以排除黃母犯案的可能。上午十點半黃醫生時曾經和妻子通過話，她的狀態還很好，可以判斷，兇手是在十點半到兩點之間潛入黃家作案，據鄰居反映在十二點二十分左右曾經發現有一個維修工裝扮的男子進入黃家，犯罪分子有裝扮成維修工犯案的前科，從以上情況來看，兇手可以鎖定在這名可疑的男子身上。」



「現場沒有發現兇手留下的線索嗎？」



「沒有，兇手很狡猾，沒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線索，作案後就像在空氣中蒸發了一樣。而且這次兇手手段異常殘忍，將受害者吊死後割下頭顱放在床上。經過林娜的檢查，死者生前和死後都曾經受過性侵犯，這與犯罪分子以往的作案習慣吻合。他已經使用被害者家裡的電腦將殺害被害者時拍攝的照片公佈到網上，以前這個傢伙都是在犯罪後神不知鬼不覺的把被害者屍體的照片公佈在網上的，我覺得他這次，他更像是在向警方示威。」



這位五十多歲的局長聽到這裡不禁漠然，是啊，向警方示威，自己現在真的老了，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不過。」



「有什麼快說，你這個偵緝科的科長怎麼也變得婆婆媽媽的了。」楊局長雖然五十多歲了，火爆的脾氣還是沒改。



「不過有一點很奇怪，上午黃醫生給妻子打電話的時候，明明警告過妻子，犯罪分子有過偽裝成維修工的前科，而且據林娜說，柳若冰一向安全防範意識很強，根本不會做放陌生人進屋這種傻事。」



「這個恐怕真的要柳若冰死而復生才能說的清楚了。」



黃局長嘆了口氣，忽然像是想起來了什麼接著問道：「小黃現在情況怎麼樣，他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現在情緒穩定嗎？別讓他幹出什麼傻事來。」



「傻事沒有幹，可是他現在倔得像驢一樣，堅持要解剖妻子的屍體。我們本想，在這麼多受害人身上都沒找到線索，還是讓他夫人早點入土為安的好了，而且他這樣做也不大合規矩。」這位科長臉上露出不以為然的表情。



「你問他為什麼了嗎？」



「問了，可是他死活不肯說。」



「這樣，嗯，這個小黃和他夫人之間肯定有些我們不知道的秘密。這件事我批准了，你如果覺得不合規矩的話，出了什麼事情我扛著。」



王科長默默的退出局長的辦公室，他知道自己這位上司的決定是不容置疑的，匆匆的趕往警局的停屍間。



這個地方是警局最陰森恐怖的地方，平時膽小一點的連從門口過都不敢，不過現在裡面卻有兩個人，黃剛悶坐在那裡一根接一根的抽著煙，而林娜則看起來更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在屋子裡走來走去。



她看到王科長過來馬上湊過去：「局長怎麼說，這個傢伙還是死活都要動嫂子的屍體，恐怕只有局長才能攔住這傢伙。」



「局長准了，說出了什麼問題他扛著。」



王科長雖然不理解局長為什麼要這樣做，不過他一向忠實執行上級指示。



「你們這些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梅姐被解剖了，找了一個中午也沒找出線索，現在又要動嫂子。我不準」林娜哭著，死死的護著小車上柳若冰白布下的屍體，對著安置在旁邊裡柳若冰的頭顱說道：「嫂子，他們要動妳的屍體，妳倒是說句話呀。」



可那頭顱一直安詳的躺在那裡，就好像睡著一樣，又怎麼能聽到她的話。



「解剖室裡有攝影頭，我會讓林娜把過程都錄下來，這樣大家以後都好做。



「黃剛對尚有滿臉疑惑的王科長道。



「我要帶冰兒進去了。」黃剛拉起撲在屍體身上的林娜。



「黃醫生，我知道你心裡有事，難道不能說出來大家一起解決嗎？」



偵緝科長還想問下去，解剖室的大門已經重重地關上了。他對著閒人免進的牌子嘆了口氣——



不知道是自己瘋了還是這世界瘋了。



黃剛將蓋在妻子身體上的白布掀開，她美妙的軀體馬上暴露在空氣中，沒有血色的身體顯得更加潔白如雪，玲瓏的身段並沒有因為死亡而減少絲毫魅力，無頭的身體在白色日光燈的照射下透出一種詭異的美。



柳若冰下身幽黑的一片在她慘白的屍體襯托下顯得更加誘人，黃剛不禁想起自己剛見到妻子屍體時的情景，那個兇手不知用什麼方法讓冰兒的陰唇一直保持翻開的樣子，他猛地搖了搖，努力將這個褻瀆妻子的念頭排除掉！



黃剛想起妻子昨晚說過的話：「如果冰兒放在你的解剖台上，你會不會……」



她當時躺在那裡俊俏的模樣，黃剛覺得小腹中居然竄出一股慾火來，妻子無頭的屍體似乎充滿了無窮的誘惑。



「嫂子的身體好美呀。」



不要說血氣方剛的黃剛，就連同為女人的林娜現在也忍不住有些嫉妒。



「師哥，哪你幹嘛發呆！」



林娜看出黃剛的異樣來。黃剛在她的提醒下才回過神來，給她了個歉意的微笑。



黃剛輕輕的把妻子的身體抱上解剖台，把她美麗的頭顱安置在對面的桌子上，悄悄的湊到妻子的耳邊說：「冰兒，我要兌現我的諾言了，妳有什麼秘密能告訴我嗎？」



「師哥，你的手套和刀。」黃剛默默的帶上手套，拿起手術刀走到妻子面前。



他的目光不禁又集中到妻子飽滿的胸脯和神秘的桃源聖地，如果冰兒能罵我一聲色狼該多好，可她已經永遠也開不了口了。



黃剛努力收回自己的注意力，手術刀從屍體鎖骨與乳房中間劃了下去，雪白的肌膚立刻向兩邊翻了過去，冰兒不會怪我破壞她美麗的胸部，黃剛習慣性的抬起頭看了看，妻子的臉見她臉不並未有不快才敢繼續。



他努力說服自己，現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具女屍，可每次手術刀觸及她肌膚時都感到一陣心悸，黃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妻子的胸前開了一個大大的Ｖ字。



柳若冰無頭的屍身上翻開肌膚下面露出黃色的脂肪，她本來讓黃剛神魂顛倒的美胸現在看起來依然很美，美的殘酷。



接下來該剖開冰兒的腹部了，她這裡一向很敏感的，黃剛有點癡癡的用解剖刀在屍體的小肚皮上試探了下，並沒有像昨天一樣顫抖。



他加大了點力度，解剖刀立刻破開了妻子雪白的肚皮，平時嬌憨可愛的妻子靜靜的躺在那裡，任由鋒利的刀子劃破她嬌嫩的肌膚，伴隨著嘩嘩的聲音分開她的皮肉，留下一道觸目驚心的縫隙，將她小腹中隱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完全展露在慘白的燈光下。



他小心的繞過妻子精緻的肚臍，這裡一直是妻子的最愛，她穿露臍裝的樣子讓黃剛每次想起來都耐不住有一種原始的衝動。



看到妻子腹部向外翻開的皮膚和手術刀後面露花花綠綠的內臟，黃剛不由自主的想到，她美麗的肚臍連著的不就是她可愛的腸道嗎，我馬上就能見到了。



黃剛的眼睛順著手術刀一直向下延伸，快要切到頭了，那裡是冰兒的恥骨，他的眼睛不由自主的瞄向妻子稍微往下一點的私處，那個幾年來承受了他無數次衝擊一直帶給他無數快樂的地方。



柳若冰的陰毛並不是很密，彎曲貼在胯下的肌膚上忠實的護衛著她陰部美麗的花瓣，他不知為何竟有一種衝動：挑開她的恥骨，把她完全剖開。



「師哥，已經可以了，怎麼師哥你的手在抖！」



林娜的話把黃剛拉回了現實，自己剛才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他忽然想起一個問題。



「林，不，師妹，冰兒的屍檢是妳做的，妳嫂子她，她有沒有……」



林娜當然明白他的意思，男人似乎都很看重這些。



「 嗯，我說了，你可不要不高興，畢竟嫂子它已經，已經……。



嫂子死前應該被侵犯過，雖然兇手的痕跡沒找到，不過我們從屍體和屋子的地毯上提取到大量被害者的分泌物，所以嫂子被害前應該有過劇烈的性行為。而且嫂子屍體肛門也被塗上了潤滑劑，很有可能死後屍體也被侵犯過。」



林娜還想再說下去，卻聽到砰的一聲，黃剛的拳頭狠狠砸在解剖台上，林娜從來沒見過師哥有這樣大的力氣，震得解剖台亂晃，嫂子無頭的屍體也跟著顫抖起來，露出的各色內臟也在不停的抖動。



以前的那兩個被槍殺的女人，梅姐，都躺在這裡過，現在是嫂子，扮演著屍體的身份，她們不能動，不能叫，任由解剖刀剖開她們曾經引以為豪的身體，林娜想起了第一次見面時她拎著師哥耳朵的情景，或許某一天……



黃剛低著頭沉默了好久，終於壓著憤怒擠出一句話：「我們先檢查下冰兒的內臟吧，希望冰兒不會讓我們失望。」



語氣中充滿了悲傷和落寞，旁邊的林娜呆呆的「嗯」了一聲。



「師哥，如果我死了，有需要的話，你會不會這樣切開我。」林娜問道。



「林娜妳怎麼也會問出這樣的話來，這可不像妳的作風？」黃剛沒想到她會問這個奇怪的問題。



「 師哥你怎麼會用上『也』字，難道嫂子昨天晚上和你說過類似的話？」



「別胡思亂想了，快過來幫忙。」



言多必失，冰兒和自己的事外人還是不要知道的好，特別是這個素以八卦著稱的師妹。



在林娜的幫助下，黃剛將妻子腹部的切口擴大開來，冰兒腹部的內臟一件一件暴露在丈夫的面前，白嫩可愛的小腸，粉色的胃，微微有些醜陋的大腸，深色膀胱，還有尚未生養過的子宮。



兩個人逐一對裡面的內容取樣分析，卻發現裡面全部都是空空如也。



「嫂子身體裡面好乾淨，一點髒東西都沒有。」



柳若冰的腸道已經被取出來放在旁邊的鐵盤裡，林娜拿起提起直腸想從裡面找到一些糞便的樣本來，卻怎麼也找不到。



「她為了養顏已經把自己餓了兩天了。」黃剛答道。



「就算是這樣也不對的，我覺得嫂子應該灌過腸。」林娜堅持到，她不明白師哥今天為什麼反應這麼遲鈍。



「我們來看看冰兒胃裡有什麼東西吧。」



黃剛對她的話不置可否，很小心的從一大堆臟器中拿起妻子的胃用解剖刀剖開，林娜只好在一旁目不轉睛的看著。



「怎麼嫂子的胃裡會有這種東西，一個密封的塑膠管。」



林娜把塑膠管搶過來放在清水裡清洗了下，上面有字，《色狼黃剛親啟『「》，居然是一封信，林娜呆住了。



黃剛趁著師妹呆住的時候搶過塑膠管來，顫抖著用解剖刀割開密封的塑膠管，裡面是一張淡藍色的信紙。



漸漸的，各種各樣的表情出現的他的臉上，恍然的、吃驚的、興奮的、痛苦的、懊悔的，林娜從來沒有在一個人的臉上同時見到如此多的表情，這位師哥的樣子現在看起來更應該說是猙獰。



好像著魔一樣，他發瘋的把信紙揉成一團向自己嘴裡塞去，幸虧林娜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張信紙上，此時黃剛的神智也有些不大清楚，她才得以搶回這封讓一個女人用胃做郵箱的信。



女人的好奇心會害死一隻貓，她禁不住偷看了裡面的內容：



色狼，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肯定乖乖的躺在解剖台上，再也不會在你耳邊吵你，不會向你提出各種無理的要求，要你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那時的我一定很乖很聽話。



自從那次偷偷的看到你剖開一個美麗女人屍體後，我就幻想著躺在你的解剖台上，讓你輕輕的剖開我的身體，把自己的一切展示在你的面前，有時候我還會妒忌那些比我幸運的女人，舉個例子吧，那兩個被槍殺的女人，為什麼她們就會這樣幸運。



或許你會以為我很傻，可冰兒是這麼想的，冰兒不想長命百歲，不想讓你看到冰兒將來一天天的變老，只想在生命最美麗的時候把自己的一切都展示給你看。冰兒願意成為一具艷屍，甘心情願的躺在你的解剖台上，讓你的記憶裡永遠都是冰兒最美麗的樣子。



冰兒死掉的樣子很漂亮吧，躺著解剖台上也比那個簡佳性感多了吧，看你以後還敢不爭氣。你這個色狼肯定愛死冰兒被剖開的樣子了，怎麼樣，冰兒裡面的東西漂亮吧。我聽林娜說，女人被剖開以後，你整天惦記著的那個地方也可以從裡面看到，這下你這個色狼滿意了吧。



這兩天冰兒已經把自己肚子裡給清空了，中午特地給自己灌了腸，這樣你就不會在冰兒的肚子裡看到任何髒東西了。



本來冰兒還在為如何殺死自己操心，你這個色狼就來了電話告訴冰兒這裡來了個變態殺人狂，嘻嘻，他現在就站在冰兒的後面監視冰兒寫信。



這傢伙是扮作修理工進來的，扮的很不專業，冰兒一眼就看出來了，冰兒故意放進來的。



冰兒剛才還嚇了他一下，這傢伙還真不經嚇，差點當時就把冰兒殺了，那時冰兒的信還沒有寫好，這樣被殺了，就白費一番苦心了，好險呀。



好了，冰兒的信已經寫好了，後面的那個傢伙已經等不及了，冰兒把髮夾送給他當紀念品，你不介意吧。



還有，他說殺女人向來都是姦殺，反正冰兒已經要死了，你也不要在意了。他已經答應冰兒，要把冰兒變成最性感的艷屍，這下你這個色狼高興了吧！



還有，他還說要給你一個驚喜，不過具體什麼他沒告訴冰兒。



還有，你不是喜歡奸屍嗎，冰兒已經在肛門塗了不少潤滑劑，讓你這個色狼奸個夠。



呀，那個傢伙連套子都帶好了，冰兒是趴在地上寫信的，他比你還猴急，已經進來了。



啊，冰兒只能寫到這裡了，他越來越厲害了……



信的最後面是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墨點，林娜似乎看到了柳若冰拿著筆承受著後面瘋狂衝擊的情景。



嫂子怎麼會這樣，居然是這樣，怪不得……



林娜看完這封信，內心深處竟然產生一種悸動，似乎剛才自己也萌生過這種念頭，她呆呆的拿著信紙出神，卻聽到師哥急切的聲音：



「你去告訴局長，現在開始，開啟那個已經停用多年的訊號探測儀，冰兒的髮夾本來是隨身攜帶的，為防萬一，我在上面裝上了無線電訊號發射裝置。快點，等他發現就晚了。」



一個星期以後，局長的辦公室內，「小林，柳若冰的死亡報告不能這樣寫，會誤導公眾。依我看就寫她不幸被變態殺人狂姦殺而亡，死前機智地將信號發射器放入犯罪分子衣袋內，致使案件告破，以後還要當成正面形象宣傳，那封信的事，不要再提了，當作根本沒有存在好了。」



「那黃醫生他？」林娜猶豫道。



「他離開這裡到一個新的環境也好，畢竟時間可以讓人忘記一切。」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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